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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迎来崭新的时代。

2 月 21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强基

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

之路。

当前，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

源头和根基已成共识。地基打得牢，科

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

2 月 24 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22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首次突破

3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 4

年超过 6%。10 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

为 1万亿元和 4.8%。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

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超过 90%来

自中央财政，经费投入来源亟须向多元

化转变。

与此同时，伴随着公益基金资助基

础研究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2023年 1

月公布首届获资助名单后，这项 10年共

资助 100亿元的基金引发社会各界广泛

热议。

科技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础

研究呼唤更多“从 0到 1”，加入其中的任

何一种新力量——包括新的资金来源、

新的创新主体及新的评价机制，都将面

临高投入带来的潜在风险。

之所以还能做出这种看似“冒险”

的决定，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科技发展

态势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

国科学共同体的强大信心。

核心技术均源于原始
科学发现

所有影响社会、影响世界的重大

核心技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核

心技术，几乎无一例外都源于原始科

学发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

一公举了一个例子。1975 年，两位科学

家乔治·克勒和凯撤·米尔斯坦在实验

室找到了一个单克隆抗体的制备方法，

1984 年，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诺贝尔

生理或医学奖。他们或许没想到，30 多

年后的今天，对抗肿瘤的单克隆抗体药

物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且以单克隆抗

体为主的大分子药物每年销售额超过

2000亿美元。

施一公也是“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他赞同这样的判

断：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

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

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

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

础前沿前移。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郭铁成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基础研

究进入无人区的时候，没有可跟踪的对

象，那就需要支持有开创性想法的人去

拓荒、去勇敢地完成从 0到 1的突破。”

施一公说：“国家早就意识到，我们

的科技创新最后要有大的突破，一定要

有基础研究支撑。”

郭铁成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的源

头，决定着创新驱动的后劲，其科学价

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更为根本，能够

提高民族的精神活力、社会的创造力和

国家的国际公信力。

开拓前沿需更多力量
同向而行

施一公表示，如果回溯 25 年，能够

得到稳定支持的话，他会更好地分配

时间。“在我年轻、创造力最强、记忆力

最好的时候，我会把我主要的精力和

经 费 用 在 更 具 挑 战 性 的 前 沿 研 究 方

面。”他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引发科学界热议

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在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指导下，由科学家主导，旨在长

期稳定地支持数学和物质科学、生物和

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大

胆、自由地去探索，获得原始的重大创

新，从而赋能未来我国核心技术的突破

和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

首届入选的 58位研究员中，从事实

验类研究的每人每年获得不超过 500万

元的资助，理论类则不超过 300万元，均

是连续资助 5 年。5 年期满，通过评估，

还可以继续获得支持。

连续 5 年可最高获得 2500 万元人

民币研究经费，这在基础研究领域而言

不是小数目，是中央财政经费支持之外

的一种重要补充。

北京大学教授、“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首批资助对象刘若川在参与“知识

分子”主题对话活动时分享了自己的想

法。“最近一两年 AI 跟数学的结合开始

多起来，比如数学家跟 DeepMind 人工

智能团队合作，可以用 AI帮助数学家来

提出一些问题，甚至有时候能解决一些

问题，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他解释，数学是一个发展了一两千

年的学科，它不像实验科学可以用大科

学装置来帮助解决问题，数学基本上大

家还是用脑子。有 AI新工具以后，可能

会对数学研究的范式产生重大影响。

“我对这种结合很有兴趣，但不可

能从头去学 AI，肯定是找一些有 AI背景

的人跟我合作。”刘若川坦言。

以人为资助对象符合
国情

从全球科研资助对象来看，以项目

为资助对象的居多，但绝非单一形态。

另一类，是以人为资助对象。

郭铁成介绍，追赶型国家资助模

式以项目为主，因为需要追赶的技术

目标明确；而引领型国家资助项目更

侧重于支持人，因为面对的是大量无

人区，需要追赶的目标很少，需要开创

性想法。

“我国越往后发展，追赶的领域越

少，引领的领域越多，对人的资助就显

得更加重要。”郭铁成分析指出，总体来

看，基础研究成本不高，是“智慧密集

型”创新，资助人的新思想、新概念、新

创意、新科学路线等，是符合新阶段科

技自立自强要求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是我国资助

基础研究历史悠久且富成效的科研项

目组织和基金管理机构。其资金来源

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各自然学科门类

定期公布各类项目指南并组织开展评

审。

其中，资助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项

目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等。这中间，最著名的是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实践证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促进我国高

层次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

要途径之一，涌现出白春礼、陈竺、李静

海、李家洋、王志新等一批又一批的杰

出科学家。

国际上遴选人才的方
式丰富多样

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都有这

种以人为资助对象的项目。

美国做的比较好、大家较熟悉的，

是霍华德·休斯（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HHMI）研究员制度。

它为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领域的科学

家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鼓励无拘无束

的自由探索。

目 前 ，该 基 金 支 持 的 300 多 位 科

学 家 中 ，30 多 位 获 得 了 诺 贝 尔 奖 ，成

绩斐然。

西湖大学教授、HHMI 前研究员于

洪涛此次成功成为“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首批资助对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对比了两个计划的区别。HHMI 需

要申请者成为这个机构的雇员，通过评

审后，每年可获得科研经费 120 万美金

左右，其中包含科学家本人的薪酬。“新

基石研究员项目”则不需要受雇于基金

会指定的学术机构，其在项目依托单位

即可获得相应资助，资助仅限用于科研

开支，不包含科学家个人薪酬。相同之

处是，二者都用于资助科研进程中的经

费开支。

于洪涛强调，相对于包含补贴科学

家本人生活的项目，这类计划旨在为鼓

励科学家本人通过自由探索，为其提供

实现原始创新从想法到取得突破过程

中所需的经费。

“因此，在申请‘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时，最主要的是跳出现有的框架，体现

项目的创新性。”于洪涛解释，基础研究

不是越宽、越多越好，而是越深、越新越

好，这是目前的趋势。“现在需要有人站

在开创性的领域，如果在别人原始创新

基础上做拓展的人太多而开创新领域

的人太少，较长期的科研布局就会失

衡。”他说。

郭 铁 成 把“ 新 基 石 研 究 员 项 目 ”

的遴选机制概括为“提名制”+“自荐

制”相结合的方式。提名制就是首先

确定杰出科技人才，然后由杰出科技

人才提名需要资助的候选人；自荐制

就是创新者自荐，而无需事先通过层

层审批。

其实，诺贝尔奖是典型的提名制，

即先确定一些杰出的有科学品味和识

别能力的科学家，请其在世界范围内

开展提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有利

于发挥现有大科学家对科技人才培养

的作用，也有利于发掘思想超前的人

才。德国的“人才侦察员计划”也属于

此类。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采用的是机

构提名和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评

委团队是几百位国内外优秀的科学家，

终审评委是 70 位颇富成就的各界顶尖

科学家。他们对收到的近 1000 份申请

进行初审和终审。

数据显示，58 位首批入选者中，有

22 位属于自主申报，没有单位推荐，入

选占比接近 40%。不拘泥于机构的推

荐，海选出更多人才，这个结果让科学

委员会深感欣慰。

除了提名制和自荐制，在科学共同

体内部，还有几种资助“人”的方式值得

未来进一步充分实践。

郭铁成介绍，一种是“科研定制”，

首先通过人才评价等方式选出杰出科

技 人 才 ，不 设 项 目 指 南 ，由 这 些 杰 出

科技人才自主发掘研究主题，经过磋

商定制科研项目。这种做法符合开创

性思维特点，适用于自主探索原始创

新、重大创新，能够开辟新领域、新赛

道。

还有一种被称为“非共识资助”，是

指项目评审过程中，遵循“科学发现最

初多是少数人掌握真理”这一规律，如

第一轮出现同行评议的分歧，对评议结

果申请复议后，可采取“多数服从少数”

原则予以再议，让超越常规的奇思妙想

不至在起点就被否决，之后组织同行再

进行多种形式的评议，根据具体情况再

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等立项标准，如通

过，即予以非共识性资助。

“这些资助方式从本质上说，还是

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原始创新思想并予

以支持，适用于颠覆性创新、未来技术

创新。”郭铁成说。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呈
多元化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

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

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

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

根据我国民政部基金会中心网站

数据，全国共有基金会 8000 余家，专注

领域集中在较为传统的教育、医疗与健

康、扶贫与发展，极少专注科学研究、基

础研究领域。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生

物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理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早在 2016 年，美国

规模最大的 6 家专注基础研究的基金

会，投入超过 70 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

具体包括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陈—扎克伯格科学倡议、西蒙斯基金

会、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阿尔弗雷

德·斯隆基金会与威康信托基金会。

另据报道，世界顶级生物医药研究

机构中，美国的 Salk生物研究所、冷泉港

实验室（CSHL）、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

所（HHMI）等，都是私人捐赠发起的非

营利研发机构，主要通过捐赠资金与成

果转化经营收入（技术转让、企业孵化

等）开展基础研究。

我国政府财政对于基础研究的支

持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

会的发展，企业家也需要承担这样的责

任。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基础研究

领域的一次全新尝试，是社会力量支持

基础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希望未

来形成一个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支

持原创突破的氛围。”施一公强调，“这

样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

社会资本“注入”已具
备条件也面临挑战

2021年，全球 500强企业中，中国企

业数量达到 143 家，位居全球第一。根

据《2022 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有 1133

位身价 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上榜，位居

全球第一。

从财富的积累和捐赠潜力来看，中

国具备了发展慈善捐赠的前提条件。

针对基础研究的此类公益项目，目

前包括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

目”、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

学基金、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等。

尽管已有诸多耀眼的实践，但总体

而言，社会资金“注入”基础研究领域还

面临挑战。

除了社会捐助文化氛围尚未养成、

捐赠基础研究的惠及面还相对较窄，王

小理认为，当前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

善。

一是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不完善，

捐赠者结转扣除（指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费用中准予结转的项目）优惠力

度较小；二是捐赠优惠适用的科技类

非营利组织范围过窄，且捐赠对象非

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与“公益性税

前扣除捐赠资格”不统一；三是以个人

命名的私人基金限定条件比较高，较

难获得注册；四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

总支出的 10%，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国外

发达国家基金会可能高达 30%的同类

数据。

为此，王小理建议，在完善捐赠基

础研究的财务激励制度方面，允许提高

税前扣除比例，且不足扣除部分延长结

转年限，同时进一步简化申报和获得捐

赠证明的程序；针对目前缺乏对基础研

究接受捐赠的具体法律制度安排，应探

索完善科技捐赠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基

础研究接受捐赠的流程、激励、监管机

制进行规范；行业领军企业对行业的发

展趋势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相关基础研

究的需求更加了解，政府可以鼓励引导

其牵头捐赠建立行业基础研究基金，挖

掘行业上游基础研究需求，提升其公益

捐赠的内在动力。

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入历史新

阶段、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时期，很多

企业和个人出于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

公益之心愿意投入基础科学研究。

郭铁成认为，按照当前部署，我国

围绕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这个主线，将

基础研究分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

市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自由探索

的基础研究三大类，强调科技领军企

业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

作用，为企业资金进入基础研究领域

指明了方向。“此外，培育多种形态的

民间研发基金，开展公共资金与民间

资金的合作，也将为社会资本参与创

新提供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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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8%%。。然而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长期以

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超过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超过 9090%%来自中央财来自中央财

政政，，经费投入来源亟须向多元化转变经费投入来源亟须向多元化转变。。


